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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自覺」與「文人覺醒」 

               ——從朱自清散文探析其「文學自覺」 

 

上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以「文學自覺」概括魏晉文學的價值，大體

是說文學自此在道德體系以外自成意義。魯迅及眾多學者承繼此說，後來李澤厚教授更

引入「人的覺醒」以擴大「文學自覺」的人文內涵。所謂「人的覺醒」，就是「在懷疑

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

索、把握和追求。」而文學正是這種覺醒發生的場域。 

「文學自覺」這個觀念提出近一世紀後，是否也能移用到現代文學的範疇？現代文

學一般以新文化運動為起點，其時提倡白話文寫作，故文言傳統所重視的散文由文學場

域的中心退居邊緣，使散文的面貌及地位面臨重構，作家則紛紛透過創作反映對散文的

「文體自覺」，如周作人主美文，魯迅則倡雜文。至於本文探討的朱自清，在不同的創

作階段對散文的「文體自覺」有不同的展現，遞嬗之中亦可見他作為文人的「人的覺醒」

（下稱「文人覺醒」）。 

本文將以北京出版社發行之《朱自清散文經典全集》所輯篇章為據，嘗試從朱自清

對散文的「文體自覺」探討到他的「文人覺醒」，由此認識朱自清作為現代散文大家的

「文學自覺」。 

（一）「文體自覺」：從題材和語言體現閑話本色 

朱自清的教研工作令他不僅能以創作沾溉現代散文，更能站到研究者的位置去審視

創作，由是培養出對散文的「文體自覺」，則可見於朱氏的序跋文章。1928年撰成的〈《背

影》序〉一文，明確地闡述了朱氏對現代散文的源流、性質及文學地位的觀點，為探尋

朱氏散文自覺的一大線索。 

朱自清在該文提出，現代散文承繼了中國文學以散文為宗的優勢，對小說、戲劇、

新詩等純文學展開反動；且其選材和表現上相對各種文類寬鬆，能以「閑話」一詞概括

之。值得留意的是，該文的發表時間距離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已逾十年，而朱氏自 1923

年開始寫作散文，《背影》已是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因此這篇序言可以視為朱自清對新

文化運動、對自己第一個五年的創作的一次回顧。筆者據此相信，從回顧中提煉出對散

文的這份「閑話」自覺，在朱氏第一個五年的散文創作中應該有跡可尋，下文將從題材



選擇和語言表現兩方面展開討論。 

選材方面若能近取諸身，相信便容易趨近閑適的感覺，朱氏早年就常以自己的山水

遊歷、情感經驗入文。舉其初試啼聲之作〈槳燈影裡的秦淮河〉為例，全文記述與友人

俞平伯遊秦淮河的經歷，從船上所見寫到對古典文學的想像，從燈月交輝寫到歌妓的誘

惑，盡訴作者的親身見聞及心路歷程，謹慎而不嚴肅，正是閑適而不落俗套的體現。類

似的例子還有〈綠〉，朱氏在文中對梅雨潭描寫細緻，進而把潭水想像為玉人「女兒綠」，

先不論詞句是否有所雕琢，但所說的風景、心境卻都是閑話自然涉及的題材。另外如〈「月

朦朧，鳥朦朧，簾卷海棠紅」〉，這次作者的想像力不再以實境為起點，倒是從一幅畫作

中浮想聯翩；但同樣取材自生活餘暇，自然與其他的山水感想一脈相承，均帶有閑適的

感覺。 

閑話般的題材，還需要以閑話般的語言表現出來。與朱自清等作家同年代的教育家

兼作家楊振聲曾經指出，新文學最大的缺陷是作家對文學所用的白話缺乏研究，而朱自

清在這方面從一開始就已是難得的例外。葉聖陶也曾指出朱氏「能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

表現方式，［……］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葉氏之言是針對朱自清三十年代歐遊後的

作品而論，筆者則傾向認同楊氏之說，認為朱自清自創作伊始在融注口語方面已見成效。

可以設想，半文半白、半中半西的行文會使讀者與文本產生距離，朱自清若能做到文學

語言口語化，作品自然便會貼近民眾，如話家常，亦即是「閑話」自覺的體現。下文將

從其早年作品驗證此說。 

 朱自清於 1926年所寫的〈飄零〉，開篇與收結分別記述與友人的兩席對話。口語置

於文中而不顯突兀，且舉當中一個聲情並茂的例子：「『他其實大可以不必管甚麼中國不

中國了：偏偏又戀戀不捨的！』」即使不是呈現對話的文段，朱氏亦有嘗試以帶口語的筆

調與讀者對話：「Ｐ又告訴我Ｗ戀愛的故事。是的，戀愛的故事！」類似的口語結構亦見

同年作品〈海行雜記〉：「是的，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友要罵這隻船是『帝國主義』的船

了。『帝國主義的船』！」還有寫於 1924年的〈春暉的一月〉：「好的，我也該下橋去了；

春暉中學校還沒有看見呢。」重複關鍵字眼，用感嘆號加強語氣，兼把「是的」、「好了」

這類口語的發語詞放進文章，以今天的視角讀之看似平常，但值得注意那是上世紀二十

年代的作品，早於那時朱氏已能衝破文言的藩籬，在傳達白話時又不為歐化句式所窒礙，

這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家而言確是一大突破，朱氏的創作亦是因而滲透閑話氣息。 

 「閑話」這種散文自覺，從選材和表現兩面觀之，確實高度呈現於朱自清早年創作



之中。至於這種「文體自覺」在朱氏後期創作有何遞嬗，又或如何輔助朱氏呈現其「文

人覺醒」，本文第二部分將嘗試探析。 

（二）「文人覺醒」：以閑話形式發揚人文精神 

 朱自清於二十年代在文壇斬露頭角，三十年代遊歷歐陸後亦寫作了眾多遊記篇章，

這兩個年代的散文創作奠定了朱氏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事實上，朱自清在 1948年

病逝前一直筆耕不輟，只是後期的創作由遊記小品轉為論說文章，觸目的程度不及之前

文藝色彩較濃的創作。近年始見學者為此平議，如樊善標教授在編選朱氏散文及小說時

指出：「如果把文學散文的界線劃得寬些，則《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和《語文

影及其他》裏的若干論說文，才是朱自清散文的最高境界。」而仍需討論的是，這些論

說文章有否承載朱自清的「文人覺醒」，反映他作為文人的自我定位與社會意識？ 

 事實上，遠遠早於寫作論說文章前，朱自清已是一名力求獨立思考的文人。他早年

對個人與社會交疊的命脈的思考，可參看跟前述〈《背影》序〉同年寫成的〈哪裏走〉

一文：「在這革命的時期［引者案：指 1926至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

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甚

麼文學，哲學了。［……］我們的階級［引者案：指小資產階級，朱氏稱之 Petty Bourgeoisie］，

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甚麼必得跟著？」朱自清在面對革命潮流與所

屬階級的主張相違背時，沒站到反革命的一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暫時逃避」，

以學術、文學和藝術作為「消磨精力的場所」。倘朱氏所言沒有自謙的成分，那似乎說

不上是文人應有的身份覺醒。但就事論事，若朱氏後來的論說文章仍然能面向讀者，滲

透其中的國學素養和人生閱歷甚至能給讀者指示方向，那麼朱氏的寫作便不僅是消磨精

力的退場機制，而是恰好相反地實現了文人的身份覺醒。倘若此「文人覺醒」成立，朱

氏以「閑話」為歸趨的散文自覺會否因而轉變，似乎又值得成為延伸下去的話題。 

 朱自清在 1947年寫作的〈論不滿現狀〉，可視為對〈哪裏走〉中「暫時逃避」一說

的隔空回應：「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拆卸

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群裡。」相隔廿載，朱自清已漸漸走出自身階

層沒落的沮喪；而所謂從象牙塔走出十字路口，就是朱自清對社會與自身發展反覆思索

後，對自己的身份與命脈的重新體認、把握，這亦正好契合李澤厚教授提出的「人的覺

醒」的意涵。當然，這「文人覺醒」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原委亦難憑空敘說，因此不

妨再讀幾篇朱氏四十年代的論說文章。 



 作為國學根基深厚的文人踏出十字路口，在思想上與年青一代際會，朱自清寫下了

〈論氣節〉一文。文中先從《左傳》、《孟子》等傳統視角釐清「氣」、「節」各自的意涵，

提出兩者為一縱一收，繼而貫通昔時與目前，直抒對當下年輕知識分子輕忽後者的憂慮：

「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

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

識階級大概還是要變質的吧？」然而，朱自清在意識到此情此狀後，對青年的態度並非

只有批判；反之，他更嘗試站到青年的立場去，從青年和中年的雙重視角了解世代的矛

盾，故在〈論青年〉寫道：「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引者案：指有為有守愛

人愛物的標準］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為甚麼總愛旁逸

斜出不走正路，說是時代病。」了解青年的下一步就是扶助青年，文中繼而對蔡孑民提

出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表示認同，再具體指出學校應像實驗室般按計劃

進行對青年的訓練，而老師應當講情理而不敷衍，重誘導而始終守法。 

 朱自清在一系列論說文中流露了深厚的人文關懷，更憑藉從國學素養和人生閱歷而

來的智慧，給當下時有迷失的青年提供指引，足見朱氏的「文人覺醒」。然而，朱自清

的文章從抒情到論說，從近似周作人的美文轉為近似魯迅的雜文，這是否代表他對散文

的「文體自覺」已不同當初？ 

 就選材而言，晚期論說文的內容確實超乎閑話的載荷；但朱自清由始至終均用純白

話及散文的體式來敘說心底話，並志在與讀者溝通交流。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

文一集》的導言中說：「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移用此觀點，我

們會發現朱自清對散文的「文體自覺」在不同階段確有不同的面貌，但實際上只是由「言

自己之志」過渡至「載自己的道」，並且借助散文在結構上相對彈性的特點，卸下純文

學在謀篇佈局、經營文辭等方面的擔子，由是呈現「文人覺醒」，進而啟導讀者對當下

時局的反思。由此可見，朱氏的「文體自覺」沒有逆轉，卻有所昇華，並能與其「文人

覺醒」相輔相成。筆者據此相信，以「文人覺醒」昇華「文體自覺」，以「文體自覺」

呈現「文人覺醒」，統合起來就是朱自清的「文學自覺」。 

 朱自清作為現代散文大家，其名篇如〈荷塘月色〉、〈背影〉等固然有高度的文學價

值；但朱氏給後世讀者留下的寶庫，筆者相信遠遠不止於此。倘若閱讀的視野不限制在

教科書內，我們應該能從朱自清的為文、為人中獲得更多裨益和啟發。本文嘗試以具體

作品印證朱氏的散文自覺，並從朱氏晚期的論說文章析論其對文人身份的覺醒，一探朱



氏的「文學自覺」。粗疏之處相信難免，但仍希望能拋磚引玉，喚起讀者對朱氏作品的

關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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